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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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四卷，總第五十二期，200 1 N o．2， 597－60 5

從過去到未來——
澳門社會中的翻譯員

＊

裴曼娜 ＊＊

僅改變一下詞序、逐字逐句地翻譯將不可取。

Horácio ：《詩的藝術》

澳門是個多元化地區，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和不同種族在這裡交匯和

交融，從而形成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今天，我們在談論澳門所特

有的文化的時候，無不承認這一語言文化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

廣 泛 。

葡萄牙人自十六世紀在位於中國南海之濱的澳門定居以來，不得不首

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語言障礙。他們在這裡進行的、直到一九九九年十

二月十九日的管治之所以得以維持和延續，根本的就是他們始終依賴了耶

穌會士、儒魯巴薩 （j urub a ca）1 、靈瓜（ língua ）2 、翻譯員的媒介作用，甚

至依賴了在長期的混居共處中逐步形成的操雙語的社群的媒介作用。

＊ 本 文 根 據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遞 交 給 （ 澳 門 ） 國 際 公 開 大 學 的 題 為 《 關 於 不 同 文 化 間 之 關

係 的 碩 士 論 文 》 所 寫 。

＊ ＊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語 言 暨 翻 譯 高 等 學 校 教 授

1 ．這 是 十 六 世 紀 時 對 傳 譯 員 的 稱 呼 。 該 詞 源 於 梵 文 和 馬 來 語 ， 意 思 為 “ 語 言 專 家 ” 。

2．意 同 “傳 譯 員 ” 。

在澳門這樣一個殖民地社會中，我們的翻譯員肩負著一系列特殊的責

任，遠不限於充當語言媒介的角色。在過去的漫長歲月裡，這些語言溝通

者，特別是那些土生葡人，由於他們不僅懂得兩個社群的語言，而且還扮

演著溝通這兩個社群的交際和交流的角色，所以，一般說來他們都是些有

影響力的人物，生活都比較富裕。他們所處的這種特殊的地位使他們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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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與調解本 地區所發生的 各種衝突，有 機會了解各種 信息，有可能 說

服和影響當局 作出有利於一 部分人、同時 顯然不利於另 一部分人的種 種

決 策 。

首批這種語言溝通者源於傳教士中，特別是產生於那些在聖母教堂供

職和在聖保羅學院學習華語和研究華人習俗的耶穌會士中。這裡所說的聖

保羅學院，是根據範禮安（Alex andre Valignano）神甫的倡議，於一五七二

年 創 建 的 。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耶穌會士（在很多時候使用的實際上是馬來

亞人和華籍馬來亞人）來作為語言溝通者，常常是行不通的，因為在處理

那些較為敏感的問題時，難免要冒風險。所以說，尤其是在外交領域，有

必要培養專門的傳譯人員。澳門所擁有的複雜而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在

葡萄牙人同華人當局、甚至同中國朝廷打交道的過程中，必然起著平衡中

葡兩個政權的作用。這兩個政權各說各的語言，各自按照特有的、嚴格的

準則、規範和禮儀來管治自己的國家。所以在同中國的外交關係中和在其

它關係中需要有人來支持和幫助葡國在這裡建立的使團。此外，還需要有

人為澳門葡國當局與中國當局（包括省、縣地方當局）之間的對話創造更

好 的 條 件 。

一八四九年亞馬留（F erreira do Amaral）擔任總督期間，澳門的政治地

位開始發生一個最深刻的變化，即從此結束澳門主權共同分享、整個地區

轉由葡國當局獨自管轄的局面。這一變化為澳門當局在政治及行政方面的

溝通帶來了一個新的、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採取措施來保障葡國當局與

平時講粵語的大多數華人之間的對話得以進行。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在 一 八 六 五 年 ， 考 慮 到 澳 門 市 的 形 勢 需 要 ， 還 考

慮 到 ：

它 的 政 府 當 局 與 中 華 帝 國 之 間 的 頻 繁 關 係 以 及 該 地 區 華 人 的 特 殊

性 ， 海 軍 及 海 外 事 務 部 長 馬 克 斯 · 德 · 薩 · 達 · 班 代 拉（ Ma rq u★ s de Sá

d a Ba nd e i ra）頒 佈法 令， 成立 華語 傳譯 組， 以行 使其 肩負 的職 能。 （ 第

12／07／865號法令）

該傳譯 組由 一名 一等 傳譯 員、 一名二 等傳 譯員 和兩 名學 生傳 譯員 組

成。這個組織裡包括學生的事實表明自那時起本澳已開始培養翻譯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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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學校

一八八五年依照同年十一月二日頒佈的法令，本澳成立了華人事務代

理處，主要目的在於從語言上溝通華人社會和公共行政當局之間的關係，

在於“向葡國駐北京的外交使團、葡國駐廣州和上海的領事館提供華語翻

譯員”以及“培養年輕的華語翻譯人員”。（第1 1 1 8號命令）

然而，直到一九零五年才根據國王的命令，創辦了一所“旨在培養華語

傳譯員和教授華語書面語及粵語方言的學校”。（文德泉，1 982∶1 36） 3

但是，就讀這所學校的人數一直不多。除一九二五年有七名學生報讀

之外，學生平均人數沒有超過四名。甚至從一九四四年起的十七年中，始

終沒有新的學生報讀 。

由於四十年代的政治動盪，以及其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葡國同中

國的關係大大地降低了，這些事實可能加劇了報讀該校學生的人數的減少。

在漫長的時間中（先後於一九四六年、一九七六年、一九八六年、一

九九二年、一九九六年和二零零零年），該校及其開設的課程進行了數次

重組和調整，其目的在於更加適應新的社會政治及業務的需要，在於使學

校在七十年代葡國“四·二五”革命之後以及葡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外交關係之後能重新獲得初步的聲譽。

隨著所謂的過渡期的開始，當局對培訓翻譯人員給予了新的、更大的鼓

勵和支持。於是在當時的東亞大學開辦了翻譯學士學位課程，澳門華務司

屬下的技術學校合併到澳門理工學院，並開設了頒授高等專科學位的翻譯

課 程 。

總的說來，澳門培養官方翻譯人材經歷了下列階段和模式：

培訓
1 9 1 4－ 1 9 1 5 年

華語學校

3．文德泉（1 982）：《澳門的教育》，教育暨文化司，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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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6年
華語學校

1 976
技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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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6年
技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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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1 年

東亞大學和澳門大學

1 993年

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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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6年
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

2000年

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

正如我 們從 上述 中所看 到的 ，澳 門總是 在進 行翻 譯，總 是在 進行 傳

譯，而且很早以來就思考如何培訓翻譯員的問題，以保障操葡萄牙語的行

政當局與講中文的大多數澳門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

但是，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究竟甚麼是達此目的的最好方法？長期

以來所進行的這些培訓真的達到了把翻譯員投向市場的目的了嗎？達到了

使他們能夠準確地進行筆譯各種文本和口譯各種講話的目的了嗎？

我們認為，多數情況是沒有達到的。因為與人們普遍的想像相反，大

多數報讀翻譯課程的學生既沒有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母語，也沒有很好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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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第二語言，所以直到一九九六年，我們所開辦的所有翻譯課程的計劃都

把重點放在語言教學上 。

本來，翻譯教學應當在學生們掌握好了工作語言之後才可以開始。祇

有這樣，他 們才能繼續 進行本來意 義上的翻譯 學習，因為 任何一種語 言

（甚至是母語）從來都不是到翻譯學校裡後才學的。顯然，翻譯學校衹應該

給他們提供一些語言進修課程。

將近一個世紀以來，澳門雖然開辦過各種課程，但人們祇有在一九七

六年所開辦的課程中才清楚地看到開設有翻譯方面的科目，然而筆譯和口

譯實踐課的課時數在該課程的總課時數中所佔的比例，與包括在這些教學

計劃中的其它科目的比較起來，仍然是很少的。

儘管我們開辦的翻譯培訓不理想，儘管澳門的翻譯在很多時候都有賴於

如人們所說的“土生土長的人士”的好意和興趣，但需要肯定的一點是：長

期以來，翻譯員們無論在不同社群的日常關係中，還是主要在（葡國）行政

當局與始終佔大多數的華人社群之間的關係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極其重要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4的翻譯員

澳門行政當局過去對葡中翻譯員的培訓一向給予特別的重視，其原因

主要在於政治和外交方面。

雖然這一培訓側重在教授兩個主要社群（華人社群和葡人社群）所講

的不同語言方面，但它仍然逐步地滿足了各種各樣的需要。試想：如果沒

有這樣的具有專業質素的翻譯人員存在，葡國是不可能管治澳門的。回歸

前就不可能有一個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的、平穩的政治行政過渡時期。所

以說，這些翻譯人員是為此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儘管他們並沒有什麼大的

名 聲 。

澳門的翻譯工作有著悠久的歷史。現在，如果有關單位願意並善於保

護其富有特色的一席之地，善於在新的社會及語言環境下開展培訓工作，

同時給予翻譯人員應有的名聲和地位，那麼它同樣將有一個廣闊的未來。

4．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於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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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究竟應如何開展翻譯培

訓？澳門特別行政區究竟需要怎樣的翻譯員？

從培訓的角度來說，現在開設的各種課程應當進行結構性調整。其嚴

格的要求應當依照國際上的模式和標準，應當遵循翻譯培訓不能、也不應

該混同於語言培訓的原則。任何一個報考翻譯員的人，如果不很好地具有

至少三種語言的水平，是決不能錄取的。此外，還應當對現有的一般翻譯

人員進行公共 行政需要之外 的專業領域的 培訓，因為基 於目前形勢的 變

化，公共行政機關對翻譯的需求將越來越小。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大力開展文學翻譯工作是重要的。應當鼓勵譯

員將一些葡萄牙作家的作品翻譯成中文，也應當鼓勵他們將一些中國作家

的作品翻譯成葡文，因為翻譯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

還有一個方面需要指出的：如今已經不可能不談及信息時代為翻譯人

員提供的工具。使培訓者們意識到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只有這樣，電腦

科目才可能作為使用者 的一種工具，被列入各 種翻譯課程中，從而使 這

種如今已是任何職業之 普通工具的東西也能真 正成為翻譯員手中的一 種

武 器 。

現在是進行總結的時候了，但同時也是該抓緊作出些決策的時候。這

些決策既要同歷史連貫起來，也要符合現今的翻譯教學之需要。我們應當

為澳門的翻譯人員著想，他們曾經為在這裏創造一個多文化的和諧環境作

出過貢獻。正因為如此，如今在這個環境中才有來自世界五大洲，特別是

來自亞洲、美洲、歐洲和非洲的人們共同生活著。在澳門這塊多語言的土

地上，翻譯員究竟佔有、並將佔有怎樣的份量呢？培訓翻譯員的工作究竟

應從哪裡著手呢？究竟應該達到怎樣的目的呢？翻譯員們在這個社會中正

在扮演著、並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如果我 們能從 反思 和分析 我們 的歷史 和現 實出發 ，以 界定未 來的 路

向，且能考慮到本地區勞動市場的變化，能考慮到語言的發展及其在交際

中的地位和作用，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應該是深刻的和切中要害的。

最後，讓我們回顧一下M．Your c e na r先生關於意譯的一句名言：一篇

好 的 譯 文 應 當 是 忠 實 的 ， 但 所 有 的 譯 文 都 如 同 女 人 那 樣 ： 光 有 忠 實

而 沒 有 其 它 美 德 ， 是 不 足 以 討 人 喜 歡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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